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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 9 月 16 日凌晨。
射阳县通洋河西岸戴圩子村（现四明镇

曙光社区）一戴姓人家的主妇躺在卧室的大
床上痛苦地呻吟着，坐在床尾的接生婆不断
地鼓励：“使劲，使劲，再使劲！”

“哇……”随着一声清脆的哭声，一个大
胖小子降生在这个当地小有名气的地主家
庭里。

“老爷，生了，生了，是个大胖小子。”接
生婆谄媚地把这个喜讯告诉这家的主人。

人称戴老爷的这家主子听说夫人生了
个男孩，高兴得手舞足蹈：“老天开眼，这下
我戴家后继有人了。来人啊！”“到！老爷有
何吩咐？”拿到赏钱的接生婆前脚刚走，在戴
老爷家教私塾的梁先生后脚就到：“老爷，有
啥吩咐？”

“先生，来来来，有好事。”戴老爷喜不自
禁，拉着私塾先生的手说，“夫人生了！”“生
了？”“生了。”戴老爷说：“请先生来，是商量
着给我那犬子起个啥名字？”

私塾先生望着门外微露的晨光，两手一
拍说：“有了！”

“有了？”戴老爷赶紧凑上去问。
“有了。”私塾先生说，“你看，眼下快到

凌晨时分，夫人在这时产下公子，不是明摆
着要我们给公子取名‘曙光’吗？”

“曙光？曙光！好！好名字！！”戴老爷单
手击额：“到底先生是学富五车，这个名字起
得好，既点明了犬子的出生时间，又寓意着
他会像初升的太阳，光照大地，前程无限！”

一尧热血青年
1924 年，13 岁的戴曙光被家人送去上

海，在日本人创办的同文书院读书。九·一八
事变爆发后，要求抗日的热情似熊熊燃烧的
火焰遍布全国各地。因参加书院的学生赴宁
请愿，戴曙光被当局上了“黑名单”，还被开
除了学籍。

一日，他正走在街上，突然有个人拽住
他直往里巷里拖。戴曙光定睛一看，见是江
涛，喜出望外：“江老师，怎么是您？”

“怎么不是我？”原来，同文书院开除了
戴曙光等一批学生后，又根据当局的指示，
把矛头对准了老师。当局说，如果没有老师
在后面操纵和出谋划策，就是借几个胆给学
生，他们也不敢贸然上街。就在学院做出开
除学生的决定后，江涛连夜把他宿舍里那些
能够引起特务和当局联想的书籍统统给搬
到了一位既是朋友又是战友家里的阁楼上。
就在他返校的当日，校务处通知他到校长室
去一趟，说校长找他有事。他走进校长室，只
见校长阴沉着脸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冷
冷地说：“你被开除了！”

离开了同文书院的江涛问戴曙光今后
作何打算？戴曙光说：“我还没想好。自从离
开了同文书院，我就像个没娘的孩子，整日
在彷徨和苦闷中度日。现在好了，又遇上了
你，你就给我下任务吧，也让我加入党组织，
同你们一起干。”

“别急！”江涛说，“你还小，你现在的任
务是读书，是汲取知识。”

“可我已被书院开除了，我还能到什么
地方读书？”

“复旦大学。怎么样？”
“复旦大学？我中学还没毕业，哪读得来

大学？”
“没问题，这是勤工俭学，你一边读书，

一边勤工，我们会有人帮你安排的。”
就这样，戴曙光进了复旦大学，一边求

学，一边勤工。转眼间到了 1933 年的“五一”
国际劳动节，驻沪地下党组织根据革命斗争
的需要，决定组织工人、市民、学生在文化广
场举行“飞行”集会，以抗议日本军队在东北
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不料，就在飞
行集会秘密组织时，一位担任集会副总指挥
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同他的情妇密会时把集
合的时间、地点、游行线路以及组织领导者
统统给说了出来。这位情妇把消息通知了上
海警备司令部。

第二天，当游行队伍还没集合好，集合
地周围警笛齐鸣，队伍很快被冲散。那个担
任副总指挥的地下党员刚刚从睡梦中惊醒，
就被冲进来的军警抓个正着，他在军警的逼
问下交代了整个活动的组织情况，临了，还
谄媚地告诉军警，游行的时间还没到，肯定
还有人来文化广场，这时去抓，肯定是手到
擒来。

果然，戴曙光等 10 多名复旦学生，刚到
广场就被军警逮捕，被押到上海地方法院并
被转送到苏州高等法院。

“唷，小小年纪，嘴巴还挺紧的，我看你
就是共产党。”一个狱警满脸杀气，恶声古怪
地吼着：“你说不说？不说我可就不客气了，
想你小小年纪，还不晓得这皮肉之苦的厉
害，等你尝尝再说可就迟了！”

“警察先生，你让我说什呢啥？”戴曙光一
脸无奈地说，“警察先生，你看我还是个孩子，
我只晓得读书，哪晓得什么‘飞行’集会还是

‘行走’集会？父母给钱，让我读书，我只晓得读
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
屋。我要去集什么会，让我父母晓得了，不死也
得脱层皮，警察先生，你说是不是？”

“唷，你还真会说话，那你说，你没参加
‘集会’怎的被抓到我们这儿？”

“那天那么多人在街上游行，我正好路
过，就看起了热闹。就在这时，人群大乱，我
正感到莫名其妙，就被两个警察抓上了他们
的卡车。警察先生，你说，我才十几岁，正儿
八经的学生，哪晓得什么‘飞行’‘步行’的？

恨只恨我的运气太差，就给阴差阳错地抓到
了这里。你放我出去吧，我还要回校读书
哩。”戴曙光装着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把个事
情经过说得合情合理。

那警察听了，也觉得是这么回事。于是，
态度较刚才软和了许多，“砰”的一声关上了
大门，扬长而去。

“吃饭啦，吃饭啦！太阳都照到屁股啦，还
在懒睡。”狱警的嚎叫在空旷的狱室里传着。

“我不吃饭，我要回去上课。”戴曙光倔强地
说。“能不能出去，能不能上课，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也不算，你就慢慢地等吧！”

“小兄弟，你就把早饭吃了吧，就是要同
他们斗，也要吃饱饭才有力气是吧！”戴曙光
对过的狱室里，一位长着满脸络腮胡子的狱
友劝他说。

戴曙光想了想也对。反正他们也没抓住
我的什么把柄。想到这里，戴曙光端起那一碗
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三下五除二就给解决
了。

23 天后，戴曙光回到了上海。来接站的
江涛同戴曙光亲切地拥抱握手：“欢迎你回
家！”

“谢谢！”戴曙光动情地说。
“救是把你救出来了，但在上海你仍留下

案底，只要发现你参与当局严令禁止的活动，
他们就会随时把你再抓起来。所以，我们慎重
地考虑了一下，认为你在一周内离开上海为
宜。”江涛说。

“为什么非得要离开上海？为什么要在一
周内离开上海为宜？这一周对我来说如此重
要吗？”就在戴曙光迷惘彷徨之际，周五，在江
涛简单的卧室里，一场严肃的宣誓仪式让这
位年轻的汉子热泪盈眶：我终于成了光荣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

原来，在这一周时间里，江涛等上海支部
的同志为了戴曙光的入党问题去了上海苏北
等几个来回，终于圆了戴曙光加入中国共产
党的光荣梦想。

二尧才华初露
空手上路的戴曙光越过了范公堤，岔上

了去阜宁的土路。路两边金黄色的油菜花迎
风怒放，水田里，农人们赶着牛、打着号子正
在耕田耙地，那甩动长鞭的号子声又清脆又
好听。戴曙光看得呆了，他把射阳“万马齐喑”
的状况同这里进行了一番比较，不由感叹：

“唉，解放区真好！”
就在他感慨万千的当儿，一个哨兵背着

枪，走到他前面，给他敬了个礼：“同志，请问
您找谁？”

“我找唐棣华书记。”戴曙光答道。
“请您跟我来！”哨兵把戴曙光带到了一

间屋前，对桌上一个女子说：“唐书记，这个人
找您。”“好，我知道了，你去吧！”哨兵走后，唐
棣华走上前，握着戴曙光的手说：“你是小戴
吧？”戴曙光点点头。“江涛的信我收到了，知
道你要来，今天我是一面检查秋收秋种工作，
一面在你必经之路碰碰运气，没想到我这运
气还不错，真的把你给等到了。”说完大笑。笑
过后，唐棣华转过身来，告诉戴曙光：“省委根
据目前形势的需要并打破射阳对敌斗争一潭
死水的局面，决定射阳县暂时并入阜宁县。县
委经过研究，决定由你担任阜宁干校文艺大
队大队长兼县政府民运科科长。射阳你就暂
时不要去了，待形势好转后我们再商量，你看
怎样？”

“我服从组织决定！”戴曙光立正敬礼，唐
棣华回礼后告诉他：“你去找一下县长宋乃
德，他会帮你办好有关手续的。”

“是！”戴曙光应后直奔阜宁县政府，找到
了县长宋乃德。宋乃德是位深受广大干群爱
戴的县长，他学富五车，待人随和。他亲自领
着戴曙光到了政府办公室，帮他开了去干校
和政府民运科工作的介绍信。拿着介绍信，戴
曙光就近去了政府民运科，接上关系后随即
就去了县委干校报到上班。上班后，戴曙光即
火急火燎地投入了干校排演的《丁黄氏》《小
二黑结婚》等活报剧，还导演了曹禺先生的

《雷雨》和老舍先生的《残雾》，没日没夜地同
工作队的演员们同吃同住同排练。

不料，时间不长，戴曙光又接到了唐棣华
的指令，让他火速赶往阜宁，说有要事相商。
戴曙光不敢怠慢，赶到阜宁县城后，唐棣华不
待他说，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为了适应新的
形势，射阳、阜宁二地由当初的合合再到现在
的分分，上级领导要求，必须强化射阳的对敌
斗争策略并委派有经验的同志赴射阳领导这
场斗争。现在，又该派你出场了，根据省委和
江涛同志的意见，由你担任开辟射阳新区的
区长兼新 7 区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不知你有
何想法？

“坚决服从上级领导的安排！”戴曙光在
听到唐棣华简短的介绍后，带着她安排给他
们的几支老式步枪，匆匆忙忙地赶往射阳的
陈洋，去领略和见识他的“根据地”。不见便
罢，一见戴曙光晕了头，所谓区公所只是有着
一间房子的破草屋，他的这个区长兼新 7 区
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也只是个光杆司令，所谓
武装大队长要不是唐棣华给了他几支老式步
枪，那是要武没武，要装没装，要人没人，是个
标准的空壳子。

空手捏两拳。戴曙光有点发蒙。如此这般
如何开展敌对斗争？然而，既然党组织把这么
重的担子压到他的肩上，那是因为党组织了
解他，不论如何，先干起来再说。

这天，戴曙光来到了隔壁邻居老张家。老
张家见搬来这么些日子也没见戴曙光来串
门，晓得有事，赶紧搬来一只只有三条半腿的
凳子让戴曙光坐下。戴也不客气，坐下后就跟

老张家拉起了家常。原来，张家并不是此地
人，只是因为前些年山东发了大洪水，张家才
随一拨拉逃荒的人到了射阳，在海河和陈洋
之间找了块荒凉的地方搭了个小棚子暂且住
了下来。不料，来此居住的人家越来越多，党
组织发现此地虽荒凉，倒也是个“几不管”的
地方，于是，也在此地紧挨着张家搭了两小间
草房子，以备急用。不曾想，眼下倒真的派上
了用场，成了戴曙光的“光杆司令部”。

“敢问您家怎的只有一人来此地居住？莫
不也是逃荒要饭临时在此住些日子再搬走？”
老张快言快语，说话直爽。曙光清楚这是山东
人的性格，于是索性把自己来的目的似竹筒
倒豆子一样全都说给老张夫妇听，临了，还给
老张夫妇俩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海河镇有
一姓陈的地主，因患了食道癌，四处求医无
门，在听一巫医说可用人脑治病时，就“推荐”
了欠他家高利贷至今没能偿还的谢兰英家，
让谢的脑浆来治他的病。就在陈的家人押着
谢兰英要上断头台时，陈家已哭成一片，那个
可恶的老地主已撒手人寰，这才救了谢兰英
一命。

“明天，我会去海河，去组织一场露天大
会，谢兰英会上台哭诉那陈姓地主的罪状，你
们要不要去听听？如果要去的话就早点去。”
临了，戴曙光起身告辞。

第二天一大早，曙光发现，老张不仅自家
去了，还带着周围的父老乡亲，足有几十人。
会后，戴曙光让老张到他家去一下，听到敲门
声的曙光赶紧开了门，见是邻居老张，赶紧跑
到屋里，搬出一个黑盒子，里面摆着几支步
枪。曙光让老张把枪领回去，分发给那天去会
场上表现抢眼的乡亲们，团结起来，共同对付
小鬼子和伪军汉奸们。

有了枪，又有了人，戴曙光他们活跃了起
来。为了使 7 区的工作能跟上整个解放区的
发展形势，戴曙光带领着游击大队穿梭运动
在陈洋、海河、黄沙港等敌伪据点之间，伺机
打击敌人。为了支持戴曙光的斗争，唐棣华同
黄克诚商议后，决定对刚把指挥部搬至陈洋
镇的伪六师陈光寒部实施打击，以吸引鬼子
增援，最终把增援的鬼子吃掉。围点打援的命
令下达后，黄克诚特地派出一位作战参谋赶
到阜宁，同唐棣华商议作战部置，决定：攻击
陈部的任务由驻守阜宁的新四军三师 24 团
负责，加上地方武装一个大队共 4000 人。将
陈部包围后，围而不打，目的一是从心理上对
陈光寒部进行威胁，让他不敢死心塌地地跟
小鬼子走；二是围点打援。陈光寒被围后，射
阳的鬼子必定派兵增援，最大的可能是水陆
两路并进，不论是单进还是并进，都给我们打
援创造了条件。这样，既威慑了小鬼子，让他
不敢随便外出，又扩大了解放区。尤其是 7
区，能够摆脱长期以来的白色恐怖状态，保证
抗日除奸分田分地的各项斗争都能正常地开
展起来。

阜宁县委很快把计划上报三师，三师批
准了这个作战计划。戴曙光在接到中路打援
的任务后，和刚刚被任命为副大队长的老张
一起，带着游击大队赶到射阳河边。

望着宽阔的河面，戴曙光陷入了沉思：汽
艇的速度快，火力强，如果再到涨潮，优势的
叠加将使伏击变得非常困难。

“这样吧，我们来开个诸葛亮会。”戴曙光
说。在诸葛亮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虽说
出了许多好主意，但离“一击毙命”的要求差
得还很远。“网呀，用网呀！”被称为队里的“智
多星”老吴接口说：“假如我们在河道上架起
两三道网，敌人的汽艇过来了，我们突然拉起
网，结果是敌艇进不得退不得，还不由着我们
打？”

“对，这个章程好！”戴曙光说，“老张，你
帮助认证认证，用这个法子我们要注意些什
么？于是，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很快替这个
法子可能出现的漏洞全部补上。

再说，上了汽艇的渡边催促汽艇全速前
进，艇尖辟开的水面聚成细浪向艇的两侧扩
散，渡边从望远镜里看去，见无异常，就钻进
船舱，闭目养神去了。

突然，汽艇猛地颤抖了一下，烟囱里冒出
浓浓的黑烟，机舱里的机器声也由清脆的“突
突”声变为老迈的喘息声，沉重的负荷使汽艇
只能在原地打转。

“打！”戴曙光一声令下，步枪、手榴弹还
有刚刚被缴获不久的一挺歪把子机枪同时把
密集的枪弹射向汽艇。失去控制的汽艇在水
面上打着转，一名趴在汽艇顶棚上的机枪手
刚要还击，早被老张一枪洞穿脑袋，污血哗哗
地往外流。刚刚钻进船舱的渡边听到密集的
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情知有变，赶紧从舱
里钻出来，后面的鬼子跟着渡边急急地钻出
舱门，趴在甲板上向岸边射击。子弹“嗖嗖”地
掠过戴曙光他们的头顶。“扔手榴弹！”戴曙光
命令道。游击队员们拧开手榴弹盖，把冒烟的
手榴弹使劲地扔往那在水面上团团乱转的汽
艇，爆炸的气浪把趴在舱面上负隅顽抗的日
军给掀到河里，河面上到处漂着鬼子的尸体。

见手榴弹的杀伤效果比步枪射击的要
好，戴曙光来了精神，他找来了老张几个力气
大的游击队员，让它们专门向鬼子的汽艇扔
手榴弹。正在这时，有队员来报，河面上又发

现鬼子的另外一艘汽艇。“好啊，屎壳郎出
洞———找死（屎）来了。”他让老张他们继续对
付这边的一艘汽艇，他自己带着 20 多个游击
队员去拉绳子。几乎是一点不变的招数，第二
艘汽艇的推进器也被纲绳缠绕而寸步难行。
更糟的是，这艘汽艇的密封舱里装满了各种
弹药，在飞蝗一样的手榴弹的袭击下，一颗手
榴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密封舱的舱面上，强
烈的爆炸声把密封舱的舱盖给炸得飞上天，
同时引爆了舱里的弹药。只听“轰轰隆隆”几
声巨响，这艘汽艇就像被掏空了内脏的鲨鱼，
几十个鬼子兵连同汽艇一起很快消失在涨潮
的漩涡中。

三尧血洒河荡
伪六师在新四军三师副师长粟裕的前追

后堵下，早就成了笼中之鸟、瓮中之鳖，最终
师长自尽，副师长率伪六师投诚。伪六师的覆
灭，对逃亡在通洋的渡边是一个狠狠的打击，
躲在顾家大院里的渡边整天唉声叹气，食不
甘味。他要孤注一掷，垂死挣扎。他叫来了陈
队长和王发业，歇斯底里地说：“你们统统的
废物，连一个戴曙光都对付不了。合德的吞
丢，陈光寒的覆灭、皇军的遇袭，都与那戴曙
光脱不了干系。限你们 7 天之内拿来戴曙光
的脑袋，不然统统地死啦死啦的。”

“是是是，保证完成任务！”陈队长和王发
业唯唯诺诺，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离开顾家大院，陈队长问王发业：“你上
次同戴曙光接触后，有没有约定取枪的时
间？”“这倒没有。”“那怎么办？”陈队长说：“没
有约定时间，加上新四军游击队最近不断地
打胜仗，枪支弹药应该缴获不少，如果他们不
要了，那我们以前的努力不全白费了？”王发
业也觉得事情比较复杂，他没有把握说戴曙
光还会要枪。王发业说：“这样吧，我再去会他
一次，如果能敲定取枪的时间更好，如果他们
不要枪了，那只好另想他法。”陈队长说：“也
就只能这样了。”

王发业从通洋到阜宁，又从阜宁到海河，
最后在陈洋找着了戴曙光。“戴大队长，听说
最近新四军、游击队打了许多大胜仗，还消灭
了陈光寒的伪六师，看来武器装备肯定是缴
获了不少。”王发业不入正题，从外围试探。

“缴获的武装装备是不少，不过随着新四军和
我们游击大队的不断发展壮大，对枪支弹药
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你来的目的不就是把你
手里的枪出手嘛！”戴曙光说。“是的呀，原来
你我都讲好了的，枪你们是要的。但是，看到
你们不断打胜仗，我心里话戴大队长他们缴
获多，我这三二十支枪他们肯定是看不上眼
了。正好，有个人不晓得怎法晓得我这儿有枪
的，就托人来说合，想高价买我的枪。我没答
应，因为我已答应了戴大队长的，只有等戴大
队长说不要了，我才敢另寻主儿出手。”王发
业编着瞎话连稿子都不要打。戴曙光沉吟了
一下，说：“这枪我们是要定了，至于什么时候
去取？这样吧，你稍待一下，让我请示一下上
级，看最近有没有什么任务。如果仅是修整的
话，我就同你约定一个取枪的时间；如果有战
斗任务的话，那就只好烦你再帮我保管几
天。”“行。”王发业答道。

不一会，戴曙光进来了，说：“首长说了，
最近没有什么战斗任务，我们 30 日晚上去
取，你看怎样？”“行，不过，从合德败退的鬼子
伪军驻在通洋。”王发业说，“直接到顾家去取
危险性太大，不如我用小船把枪运出，咱们约
一个地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看怎样？”

“行。”戴曙光说，“我看就在绝龙港小码头上，
晚九时准时见面，怎么样？”“行，就按你说的
办。”王发业满心欢喜地离开陈洋，回去向陈
队长一说，陈队长说：“你干得好！不过，他怎
么选了个绝头日子？想当年刘阿瞒收了庞统
作军师。”“刘阿瞒是谁呀？”王发业故意打断
陈队长的话问。“你真是个笨蛋，连刘阿瞒是
谁都不知道！刘阿瞒就是刘备啊！”“噢，是刘
备啊，就是那个‘三顾毛驴’的刘备不？”“什么

‘三顾毛驴’，那叫‘三顾茅庐’，你娘怎生了你
这么个笨蛋？”陈队长厉声呵斥。不管陈队长
怎么呵斥，这王发业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韬光养晦，一肚子的才华秘不示人。一个偶然
的机会，他认识了陈队长，从此把他的灵魂交
给了魔鬼，只要是陈队长自以为是时，他就装
聋作哑，甚至装疯卖傻，从来都是陈队长对，
他错。也正因为如此，陈队长对他总是深信不
疑，并把“永远潜伏在顾家，随时准备执行特

殊任务”的担子压在他的肩上。在戴曙光的问
题上，两个人也是各怀鬼胎，陈队长想的是事
情成功后，立即干掉王发业，就说是两军交战
中被打死的。把一只雏鸟捏死在巢中远比捏
死一只飞翔的鸟儿容易得多。无巧不巧的是，
这王发业心里想的竟和陈队长的一模一样。
他之所以要除掉陈队长，是因为这些年他陈
队长一直像玩木偶一样，始终把他牵在手中，
走走不得，飞飞不得，他差点被逼疯了。这次
要是不趁机把他干掉，那他就永无出头之日，
就更不要说被皇军提拔了。

交枪的日子一转眼就到了。5 月 30 日晚
上，戴曙光带着一帮人从射阳河董家尖渡口
趁暗西行。老王在摇着橹，船悄无声息地滑行
在宽阔平静的水面上，在半明不暗的月光下，
似一条条游动的蛇。想到游击大队几年来的
发展壮大，想到又可以得到一批枪支为队伍
的再次壮大添砖加瓦，戴曙光很是兴奋，他走
到船艄后，换下了正在摇橹的老王。

这边，陈队长和王发业找来几支破枪，放
在船的舱底下，船舱的中层则埋伏着一个班
的伪军，伪军的上面则盖着草，王发业在后摇
橹，陈队长则站在船头，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戴曙光的船先到绝龙港。到那儿一看，周
围并没有发现王发业的船。戴曙光让大伙子
弹上膛，好一阵子不见王发业的船到，戴曙光
顿生疑惑，准备撑船撤出。正欲撤出，只见一
船从暗中驶出，王发业一边摇着橹，一边压低
声音叫道：“戴队长，慢走，我们到了。”说话
间，王发业的船在戴曙光的船的一侧约 20 公
尺的地方停妥，王发业和陈队长装着扒开草
准备取枪的样子，草下突然跳出十来个人举
枪就打。戴曙光他们猝不及防，老王他们 3 人
当即中弹牺牲，戴曙光他们发觉中计，赶紧伏
在船上，和王发业他们对射。无奈王发业他们
人多枪多，戴曙光他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
手之力。愤怒的戴曙光破口大骂：“王发业，你
就是王八蛋，敢同老子来阴的，老子死了就是
变成鬼也不会饶过你！”“别英雄了，还是乖乖
地投降吧，今天落到老子手里，你是叫天不
应，叫地不灵！”王发业得意地叫着。“叭。”戴
曙光扳机一扣，一颗子弹擦着王发业的头皮
飞过，惊出王发业一身冷汗。

“你快走啊！”和戴曙光一起来的老张起
身推了戴曙光一把，不幸中弹牺牲。戴曙光强
忍悲痛，拿过老唐的驳壳枪，猛地一跃，跳上
岸后就地打了几个滚，站起来，正欲举枪射
击，一排子弹飞来，戴曙光身子晃了晃，两眼
喷射着愤怒的火焰，两把手枪似仇恨的怒火
射向敌人，几个伪军立马倒地，气绝身亡。匍
匐在地的王发业对着戴曙光又连发几枪，苏
北解放区 7 区游击大队的创始人、中国共产
党的优秀党员、背叛了地主阶级家庭坚决走
革命道路的民族英雄戴曙光同志壮烈牺牲，
时年 33 岁。

王发业回过头来，正待实施他的罪恶计
划，不料陈队长的枪已响起，王发业强忍着不
让自己倒下，连续地扣响了扳机。咚！咚！两
颗头颅几乎同时触地。

跋
戴曙光同志牺牲后，苏北射阳 7 区的军

民们千方百计抢回了曙光同志的遗体。洪学
智、唐棣华等苏北解放区的军政要员也一齐
赶到了陈洋。游击大队等人为戴曙光清洗换
装，然后入殓。墓葬现场，新四军三师参谋长
洪学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同志
们，今天我们埋葬的是烈士们的遗体，明天，
我们埋葬的将是蒋家王朝的朽棺！戴曙光等
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江山的
建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是什么精神？这
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
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民族主义精神！凭这，
他小鬼子想亡我中华，做梦去吧！”

热烈的掌声打断了洪学智的讲话，他用
双手朝下压了压，继续说：“同志们，我们的斗
争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小鬼子不肯
投降是吧？那我们就按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坚
决消灭他！国民党、反动派想继续与人民为
敌，那好，我们就用国内解放战争的胜利战鼓
来宣告蒋家王朝的灭亡！”

“现在，让我们举枪，为我们的英雄送
行！”

洪学智那斩钉截铁的话语回响在辽阔的
盐阜大地上。

光荣的曙光
———追记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戴曙光

李志勇


